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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北京
安定医院儿童精神
科门诊，人又多起
来。来自全国各地
的家长，把困惑塞
满这间七平方米的
诊室：“升了初中
后，学习压力大，不
想上学，写字拖拉，
跟大人发脾气，老
爱看手机。”“一说
话，他就急，看见我
就像仇人一样。”
“他最近半年一直
在家，现在这种情
况，上学有没有问
题？”“这样是不是
要终身吃药？将来
还会回到正常的生
活吗？”……“我的
孩 子 ，到 底 怎 么
了？”很多家长们不
知道，早在来门诊
前，抑郁的隐患可
能已经埋下了两三
年，甚至更长时间。

专家指出，在
躁动的青春期，有
些青少年会进入一
个病态追求成绩的
状态，想通过成绩
好获得爱和关注；
有些少年则选择自
暴自弃，“熬夜、玩
手机、打游戏”，和
父母对着干，表示
“抗争”。其实这些
情绪的背后，是一
些没有被满足的需
求，“孩子希望被理
解、被尊重、被看
见、被爱，而不是被
家长指责和评判。”
快开学了，记者走
进这些被青少年抑
郁困住的家庭，一
起求解。

“可怕”的青春期情绪风暴

“一上学，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何
凡是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二十几年
的从业经历，让她看见青少年心理疾病背后，未
能及时更新观念的庞大家长群体，“家长们常和
孩子说的就是，你老说你心情不好，我又没少你
吃、没少你穿，我平时也没少给你花钱，你还心
情不好，你凭什么呀？你别矫情了。”

何凡带着记者来到儿童精神科住院部，80
个床位，常年满床，收治16岁以下的患者，最小
的只有6岁。不少孩子的小臂上，有着深浅不一
的划痕，“我每次就敢拿菜刀割一个地方，把别
的地方割了，爸妈又骂我”。一个初二女生写下
了给父母的14条建议，其中3条都是——“吵架
时别带上我”。因为，“父母闹离婚时总会说，要
不是为了你，我就怎么怎么样”。

2021年，由北京安定医院牵头的中国首个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发布。调查
选取了北京、辽宁、江苏、湖南、四川五个省（市）
的约74000名儿童青少年作为样本。结果显示：
在6～16岁在校学生中，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
17.5%，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6.4%、焦虑障
碍占 4.7%，对立违抗障碍占 3.6%、抑郁障碍
3.0%。相对这一比例，公众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
的认知，还相当有限。“青春期是一个充满动荡的
阶段，就像暴风雨来临时。青少年阶段，边缘系
统的脑区发展，成熟会更快一点，但是在前额叶
皮层部分的发展会比较慢，所以我们经常说孩子
的情绪会很突出，但是控制能力又很弱，这是有
生理的基础原因。”何凡表示，在情绪的背后，是

一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孩子希望被理解、被尊
重、被看见、被爱，而不是指责和评判。”

在何凡看来，青少年心理障碍的高风险因
素包括遗传、社会环境、家庭关系、应激事件等，
之所以这么强调“家庭”，就是因为，家长的改
变，是治愈孩子最可及，也最关键的一环。

“孤立无援”的孩子和大人

18岁的许皓然，本应该参加今年的高考。
但四年前，初三的他确诊重度抑郁。休学后，没
能重返学校。他是少有的愿意直面镜头讲述自
己故事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在皓然的印象中，上小学前，家里充满着包
容和爱。但后来，“一定要考一个好的高中，好
的大学，然后读研、读博，找一个好的工作……”
似乎成了父母和自己爱的连接。成绩不好，会
被爸爸打，关在家门外，哭着求妈妈帮忙，“她却
只是靠墙看着我，转身离开，她不敢帮我”。

12岁，皓然父母离婚，他和妈妈同住。母子
俩的争吵和冲突，持续了一年多。每次听妈妈提
到“回学校”三个字，都像点燃了皓然情绪的炸药，

“我是动手打她，好几次，甚至我掐着她脖子把她
按到墙角”。最糟糕的情况，是皓然轻生自杀。万
幸的是，家里楼层不高，皓然只是腰部骨折。但这
次冲动也给他留下了后遗症，不能久坐。

让人意外的是，皓然回忆起这段经历，“如
果再来一次，当时的我还是会自杀。因为那时
我孤立无援，学校的不认可，父母的不认可，身
边没有任何一个人认可。但是现在的我不会。”

“孤立无援”，是许多受访的患者都提到过的
一个词，但“孤立无援”的，不只孩子。皓然妈妈是
唯一一位同意面对镜头的家长。“他整天关在自己
的屋里，一直在睡觉，不说话、不吃饭，连游戏都不
打”，回忆起儿子生病期间的状态，皓然妈妈觉得
天塌了。“那时，我都是凌晨遛狗，因为我也睡不
着，我就看房顶，哪个顶楼上……”坐在她的面前，
很难想象，过去四年她经历的生活崩塌。如果孩
子和父母，都如此痛苦，问题出在哪里？

他们被困住、又走了出来

8月，记者跟着皓然来到青岛，参加了一个由
近50个抑郁症患者家庭组成的夏令营。夏令营
里，每一个家庭，都有相似的故事。有几位少年，主
动找到我们，分享了自己被困住、又走出来的故事。

正在上大一的浪浪，患病3年，念高二时，整
夜整夜睡不着，脑子不停转，全是消极的念头，

“我很失败”“我做得不好”“觉得自己好像在一
个牢笼里面，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对自我的负
性评价，是抑郁症患者典型的症状。浪浪从小
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少，“我一直病态的去追求
成绩，想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今年刚参加完高
考的生椰西瓜，患病5年，“像我父母这一代，我
爸就很焦虑。他小时候相当于是全家的希望。
他在工作中遇到一些事，回家就会找我的茬”，

“一言不合，突然抽个拖鞋飞过来就打我。”
KK是渡过青岛线下营的辅导员，回忆起患病

4年，父亲的缺位，母亲的焦虑，21岁的她忍不住一
直流泪，“情况严重到，我哥说你实在不行，别坚持
读书了，先离开这，但我不可能丢掉学业”。

患病5年，曾是营员的李翔宇，现在也成为
了营里的辅导员。他8岁开始缺失父母陪伴，在
充满不确定的人生中，“学习好是我唯一能抓住
的东西。文言文默写的时候，标点我都不希望
它错，错了，我罚自己10遍、100遍去改。”他在
高二出现了躯体化症状，看过各类科室找原因，

“最频繁的表现是一天我要上10多次厕所，腹
泻严重影响了我上学，休学又复学，反反复复，
最后放弃了高考。”

日常生活中，当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父母很
难辨别是“矫情”“犯懒”，还是生病了？“起码你
要了解孩子，他是怎么想的。”何凡表示，青少年
时期本身就是动荡不安的年龄，我们要理解孩
子本身是脆弱的，需要包容、接纳、理解和帮助，

“一般的心理问题积极处理后，可能就不是问
题。如果心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早期识别和
干预，日积月累就成心理障碍甚至精神疾病
了。”无论是医院，还是社会机构，如今都在试图
搭建一个过渡带，让患病的孩子重新走入人群，
让家长重新认知自己，认知孩子。

用自己的力量重新再活一遍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学生成长环境不
断变化，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更加凸显”，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个部门
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坚持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完善全面培养的教育体
系，推进教育评价改革”“贯穿学校、家庭、社会
各方面，培育学生热爱生活、珍视生命、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

休学后很长时间害怕出门的皓然，如今走出
家门并爱上了摄影，会在朋友圈分享拍摄的照
片。他也像妈妈一样，开始学习心理学，准备参
加自考。“我想把孩子重新埋到土里去，他身上有
很多创伤点，那我就重新养育他一遍，风大了就
给他遮遮风，雨大了给他打把伞，我在旁边就看
着、陪着，让他用自己的力量重新再活一遍。”

关于学业的问题，皓然妈妈也不再担心，“升
学，不是人生唯一的一条路。人生是一种体验，
每个人的速度、幅度是不一样的，你把自己放到
一个更长的时间段，会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也在其他患病的孩子身上表现
出来。9月，KK即将前往匈牙利上大三，她选择了
心理学专业；生椰西瓜的大学生活也即将开始，她
选择了医学；而当年没能参加高考的翔宇，后来上
了一所大专，读心理咨询，今年6月以专业成绩第
一毕业，走向了社会：“哪怕未来再次陷入低谷，我
还是有信心，慢慢来，去撑过这段苦日子。”

翔宇曾在一条视频下留言：“19岁的我重度
焦虑抑郁，希望能够在未来站出来，让大家消除
病耻感”。经历了青春期的“情绪风暴”，一次次
跌落又爬起的少年，关于“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
的人”，或许找到了一些新的答案。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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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自己故事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